
















































































中外文艺 CHINESE &FOREIGN ARTS
雷，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当自然成为人类证明自我的
工具，同样女人成为男人统治世界的臣仆，苔丝就是
在这个“文明理性”的世界中，逐渐陷入命运的泥
淖，在自然沦陷的悲剧背景中，她也难逃父权社会的
控制与奴役。
对女性而言，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即使以
惊人的毅力付出令人难以承受的牺牲，也很难维护自
己的人格。她们或是沦为男性的享乐工具，或是被奚
落、冷淡和伤害。
贪婪伪善的亚雷使纯洁的少女苔丝失身，导致了
她悲惨人生的开始，人们用传统的宗教、伦理眼光去
评价“不洁”的苔丝，减弱了大自然女儿活泼、快乐
的天性。但是她勇敢地对抗宗教伦理，表达她追求快
乐的自然意志：逃离亚雷，从纯瑞脊回到家乡的路
上，看到路边书写的血红色宗教教条训诫“不要犯
(奸淫)”，就脱口而出：“呸，我不信上帝说过这种
话” 。当时私生子一般难得公开受洗，苔丝却大胆
代行牧师职责，擅自给她濒临死亡的婴儿施洗。当牧
师拒绝在公墓安葬夭折的孩子时，她极生气，“那么我
不喜欢你了！我永远再也不上你的教堂里去了” 。
苔丝钟爱的安玑·克莱是资产阶级虚伪道德的体
现者，也是她最终毁灭的直接根源。他初见美丽的苔
丝，惊其为天人、自然造化的美好天使，于是苦苦追
求处在矛盾状态的苔丝。当苔丝终于克服心理障碍，
向他坦言失身经历后，却遭遇他的冷嘲热讽，并最终
遗弃了苔丝。其实安玑·克莱自己也有过放荡行为，
并得到苔丝的原谅，但他却不肯原谅原本无辜的苔
丝，他虽有较为开明的思想，但是资产阶级的印记仍
深深地烙在他的灵魂深处：认为“身份不一样,道德
观念也不一样” 。还用传统的贞操观来看待一个女
人的纯洁与否，对苔丝没有丝毫的同情，置苔丝于痛
苦绝望之中，自此以后苔丝彻底丧失了大自然赋予她
的美好天性，不再打扮自己，整日忧愁，最后为了生
计又委身于亚雷，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女性主义认为自从女性传统地位丧失以后，特别
是人类文明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妇女生活便进入父
权主义一统天下的漫漫长夜。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物
和点缀物，自然沦为被奴役的对象，女性被当作一个
不完整的存在而遭到以男性为权力核心的社会的压
迫。她们在社会上找不到立足之地：她们为得到社会
承认而付出的种种努力最终多以悲剧而告终。男权社
会中的女人只有两种，要么是天使，要么是妖女。苔
丝在安玑心目中的形象就经过几番颠覆：圣洁的天
使——不洁的妖女——浴火重生的女神，但是每次颠
覆都需要代价，代价就是女人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与牺
牲，甚至是生命。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将本文进行深层的总结：
《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的悲剧是社会悲剧、命运悲
剧，但这一悲剧的酿造者却是自诩为世界主宰的人类
中心主义者，而父权统治又是中心中的中心，对女性
肉体的、性的剥削和歧视是其他所有压迫的根源，对
女性的控制也强化着对自然的控制。性别统治和男权
是最古老的压迫形式，在发展的规划中，它以新的和
更加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男权主义把破坏当作生
产，导致了人类的生存危机。他们将被动性视为自然
和女性的天性，否定了自然和生命的活动。因此，可
以说与现代化进程相伴的是新形式的统治。但是反抗
人类中心主义下的父权统治，最重要的是女性自己的
努力，格里芬指出：“我们能够战胜那些贬低自然、
物质、身体和女人的思想；但只有女人学会为自己和
自然讲话才行。” 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目的就在于
此。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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